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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信
沒
有
一
個
主
人
或
管
家
願
意
給
外
人
入
家

門
搞
搞
震
的
，
因
為
沒
有
人
想
家
園
的
寧
靜
和
諧

被
打
破
，
自
家
人
偶
爾
吵
鬧
很
正
常
，
可
能
消
了

氣
就
沒
事
，
但
若
是
來
個
外
人
煽
風
點
火
，
或
者

火
上
加
油
分
分
鐘
造
成
傷
亡
大
災
禍
，
到
時
就
沒

法
回
氣
。
一
直
覺
得
澳
門
政
府
夠
硬
，
李
卓
人
、
長
毛
等

人
一
直
想
到
澳
門﹁
搞
運
動﹂
，
澳
門
政
府
夠
硬
就
是
不

讓
他
們
入
境
，
否
則
澳
門
也
會
變
成
第
二
個
香
港
。

日
前
自
信
心
爆
棚
的
黃
之
鋒
與
泰
國
學
運
領
袖
拉
上
關

係
，
準
備
到
泰
國
兩
間
大
學
分
享
前
年﹁
佔
中﹂
行
動
經

歷
，
最
終
被
拒
入
境
泰
國
，
抵
達
泰
國
機
場
隨
即
被
泰
方

海
關
警
員
沒
收
其
特
區
護
照
，
並
於
機
場
羈
留
室
通
宵
扣

留
十
二
小
時
後
遭
遣
返
。
也
是
夠
性
格
，
你
愛
罵
就
罵
個

夠
，
就
是
唔
畀
你
入
來
。
警
察
喝
令
一
句
：﹁
呢
度
是
泰

國
唔
係
香
港
！﹂
令
筆
者
想
起
某
次
在
澳
門
出
境
過
關

時
，
有
香
港
居
民
不
滿
一
些
事
口
出
惡
言
︵
因
不
同
一
條

龍
排
隊
，
未
聽
到
因
何
事
出
惡
言
︶
，
被
澳
門
關
員
喝
令

一
句
：﹁
呢
度
是
澳
門
，
不
是
香
港
！﹂
，
可
見
香
港
給
人
的
感
覺

是
如
此﹁
放
任
自
由﹂
。
只
有
香
港
警
察
好
欺
負
的
哩
。

黃
之
鋒
形
容
自
己
被
泰
國﹁
非
法
禁
錮﹂
，
不
可
以
找
律
師
、
不

可
以
打
電
話
給
家
人
。
講
話
牙
尖
嘴
利
的
黃
之
鋒
可
能
習
慣
了
在
港

隨
口
講
，
誇
張
講
，
稱
泰
國
入
境
部
門﹁
非
法
禁
錮﹂
，﹁
非
法
禁

錮﹂
與﹁
拘
留﹂
都
分
不
清
，
黃
之
鋒
的
組
織
「
香
港
眾
志﹂
遇
事

即
以
命
令
的
口
脗
，
要
求
香
港
入
境
處
、
保
安
局
跟
進
，
促
請
保
安

局
與
泰
方
交
涉
並
要
求
解
釋
，
並
要
求
港
府
向
泰
國
司
法
部
門
交

涉
。
羅
冠
聰
要
於
立
法
會
層
面
提
出
質
詢
跟
進
今
次
事
件
。
政
客
又

抓
機
會
抽
水
，
準
備
大
鬧
一
番
。
他
們
當
黃
之
鋒
是
什
麼
大
人
物
？

一
位
市
民
自
行
出
境
，
因
不
合
當
地
入
境
條
例
被
拘
留
一
天
還
未
夠

呀
，
你
就
要
港
府
向
泰
國
司
法
部
門
交
涉
？

在
這
個
反
智
的
時
代
，
反
智
的
社
會
，
劣
幣
驅
逐
良
幣
，
是
雞
鳴

狗
盜
出
其
門
。
目
前
香
港
政
客
多
模
仿
台
灣
政
客
，
人
有
「
台

獨﹂
，
你
就
有﹁
港
獨﹂
；
人
有
太
陽
花
學
運
，
你
就
有﹁
佔
中﹂

行
動
；
那
些
少
年
政
客
不
是
早
向
太
陽
花
前
輩
借
橋
了
麼
？

那
一
班
人
對
正
經
的
政
策
辯
論
沒
有
興
趣
，
對
民
生
經
濟
議
題
也

一
竅
不
通
，
卻
連
議
事
規
則
都
懶
得
去
學
習
，
他
們
最
大
目
的
就
是

將
街
頭
鬥
爭
那
一
套
帶
入
立
法
會
。

黃
稱
從
泰
方
執
法
人
員
口
中
得
悉
自
己
被
列
入
當
地﹁
黑
名

單﹂
，
那
有
什
麼
出
奇
，
你
在
非
法
「
佔
中﹂
一
役
的﹁
勇
猛﹂
自

然
一
舉
成
名
，
相
信
世
界
許
多
國
家
都
對
你﹁
另
眼
相
看﹂
啦
。
泰

國
政
府
發
言
人
向
傳
媒
講
明
，
留
意
到
黃
之
鋒
積
極
參
與
反
政
府
運

動
，
擔
心
若
有
關
行
動
發
生
在
泰
國
，
將
會
影
響
泰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關
係
；
泰
國
外
交
部
則
指
，
是
否
容
許
外
國
人
進
入
泰
國
涉
及
多
項

因
素
，
硬
要
將
事
件
推
向
中
國
不
公
道
。
而
且
既
然
做
得﹁
出
位﹂
的

人
，
就
預
了
會
帶
來
許
多
好
及
壞
的
後
果
，
唔
使
咁
驚
慌
吧
。

不受歡迎人物

二
零
一
四
年﹁
非
法
佔
中﹂
之
後
，
香
港
人

發
現
我
們
的
大
學
生
公
開
講
粗
口
的
情
況
非
常
嚴

重
，
有
些
大
學
學
生
會
會
長
還
大
言
不
慚
地
聲

稱
，
因
為
其
他
人
不
聽
從
他
們
的
政
治
訴
求
，
最

後
找
不
到
其
他
方
式
表
達
建
議
和
情
緒
，
只
剩
講

粗
口
一
途
！

廣
府
話
是
中
國
方
言
之
中
比
較
古
雅
的
一
支
，
雖

然
當
中
的
粗
口
髒
話
很
有
特
色
，
但
是
並
非
廣
府
話

的
精
粹
所
在
。
今
天
大
學
生
目
無
法
紀
、
言
談
傖

俗
，
主
要
是
給
大
學
的
教
師
誤
導
了
。
有
一
名
學
術

上
一
貫﹁
投
機﹂
的
大
學
教
員
，
今
時
今
日﹁
轉

行﹂
推
廣
廣
府
話
中
的
粗
口
！
此
君
向
來﹁
假
扮﹂

研
究
粵
方
言
，
多
年
前
加
入
了﹁
歪
音
團
夥﹂
，
以

辱
罵
香
港
人
廣
府
話
讀
音
不
正
為
副
業
。
後
來
經
我

們
民
間
讀
書
人
多
年
努
力
，﹁
歪
音
團
夥﹂
已
偃
旗

息
鼓
、
解
甲
歸
田
，
此
人
不
務
正
業
，
便
改
行
鼓
吹

講
粗
口
，
誤
人
子
弟
之
至
。

潘
某
人
還
要
批
評﹁
我
的
朋
友
查
良
鏞﹂
厚
誣
前

賢
，
因
為
他
的
遊
戲
文
章
，
讓
許
多
粵
籍
小
娃
娃
以

為
我
們
廣
東
東
莞
先
賢
袁
崇
煥
督
師
經
常
罵
人﹁
老

母﹂
！

事
緣﹁
小
查
詩
人﹂
的
第
二
部
小
說
︽
碧
血
劍
︾

用
了
袁
崇
煥
的
兒
子
當
主
角
，
後
來
發
表
了
︽
袁
崇
煥
評

傳
︾
，
當
中
有
言
：﹁
他
︵
袁
崇
煥
︶
是﹃
掉
他
媽
！
頂
硬

上﹄
的
英
雄
。﹂
當
中
的﹁
他﹂
應
作﹁
那﹂
，
是﹁
你
阿﹂

的
省
文
，﹁
那
媽﹂
本
是﹁
你
阿
媽﹂
。

小
查
詩
人
發
揮
小
說
家
的
想
像
力
，
寫
道
：﹁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
袁
崇
煥
在
這
段
時
期
中
，
這
廣
東
三
字
經
不
知
罵
了
幾
千

百
句
。
他
是
進
士
，
然
而
以
他
的
性
格
而
遇
上
這
種
事
情
，
不

罵
三
字
經
何
以
洩
心
中
之
憤
？﹂
讀
者
諸
君
應
要
留
心﹁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六
字
，
換
言
之
，
那
完
全
是
出
於﹁
詩
人﹂
的
猜

想
，
並
無
任
何
事
實
根
據
。
結
果
有
一
些﹁
讀
書
不
求
甚
解﹂

的
妄
人
，
真
的
以
為
袁
崇
煥
經
常
講
粗
口
！

小
查
詩
人
因
何
胡
思
亂
想
？

他
續
寫
道
：﹁
但
這
時
還
管
他
什
麼
上
司
不
上
司
，
職
權
不

職
權
，﹃
掉
他
媽
，
頂
硬
上
，
幾
大
就
幾
大
！﹄
︵
一
二
八
淞

滬
之
戰
時
，
十
九
路
軍
廣
東
兵
守
上
海
抗
禦
日
軍
侵
略
，
當
時

的
廣
東
粗
口
三
字
經
，
在
江
南
一
帶
贏
得
了
人
民
的
熱
烈
崇

敬
。
因
為
大
家
都
說
：
廣
東
兵
一
罵
粗
口
就
挺
槍
衝
鋒
，
向
日

軍
殺
去
了
。
︶﹂

原
來
小
查
詩
人
猜
想
廣
東
將
帥
兵
丁
常
講
罵
人﹁
老
母﹂
的

粗
口
是
緣
於
童
年
時
先
入
為
主
的
模
糊
記
憶
！
一
九
三
二
年

﹁
一
二
八
事
變﹂
時
守
土
衛
國
的
中
國
軍
人
確
以
來
自
廣
東
的

第
十
九
路
軍
領
銜
，
軍
長
蔡
廷
鍇
將
軍
是
客
家
人
，
據
報
讀
書

不
多
，
他
有
沒
有
跟
兵
丁
一
起
講
粗
口
呢
？
在
情
或
有
，
於
據

則
無
。
當
時
十
九
路
軍
的
總
指
揮
蔣
光
鼐
倒
是
袁
督
師
的
同

鄉
。
但
是
我
們
總
不
能
說
廣
東
人
、
東
莞
人
一
定
講
粗
口
。

不
過
話
分
兩
頭
，
行
軍
打
仗
、
兵
兇
戰
危
，
不
殺
敵
軍
就
可

能
被
敵
軍
所
殺
，
日
本
人
侵
我
國
土
，
用
粗
口
攻
擊
之
，
兼
作

洩
憤
，
倒
也
合
情
合
理
。

選
美
冠
軍
可
以
有
自
己
的
政
見
，
但
是
香
港
的
政
制
發
展
又

涉
及
什
麼
血
海
深
仇
？

最
後
，
當
然
要
找
一
找﹁
小
查
詩
人﹂
的
麻
煩
！
厚
誣
我
們

廣
東
先
賢
袁
崇
煥
督
師
，
要
道
歉
認
錯
呀
！

小查詩人「厚誣前賢」

透
過
朋
友
圈
看
每
年
的
兩
個
國
立
長
假
是
件
挺
有
意
思
的
事

情
。
儘
管
今
年
國
慶
放
假
前
數
天
朋
友
圈
便
開
始﹁
旅
遊
攝
影
比

賽
倒
計
時﹂
圖
片
刷
屏
，
儘
管
新
聞
不
斷
刷
新
今
年﹁
十
一﹂
旅

遊
同
比
增
長
超
一
成
的
數
據
，
但
至
少
從
小
狸
的
朋
友
圈
望
出

去
，
還
是
發
現
了
今
年
國
慶
長
假
與
以
往
不
同
的
幾
個
特
點
。

特
點
之
一
便
是﹁
宅
家
過
節﹂
的
人
多
了
。
雖
然
新
聞
說
今
年
國

慶
頭
四
天
全
國
接
待
遊
客
同
比
增
長
百
分
之
十
三
點
八
，
但
至
少
小

狸
的
朋
友
圈
卻
比
預
想
的
安
靜
許
多
。
一
些
平
日﹁
好
動﹂
的
朋
友

這
次
都
奇
怪
地
老
老
實
實
宅
在
家
裡
，
問
他
們
原
因
，
第
一
種
回

答
：﹁
自
從
上
次
長
假
被
困
在
高
速
上
四
十
八
小
時
後
，
就
覺
得
人

還
是
要
老
實
些
。﹂
第
二
種
回
答
言
簡
意
賅
：﹁
窮
。﹂
第
三
種
回

答
最
有
意
思
：﹁
身
為
北
上
廣
深
的
市
民
，
我
算
了
一
筆
賬
：
自
家

的
房
子
值
一
千
萬
，
如
果
按
百
分
之
八
的
理
財
收
益
，
機
會
成
本
每

年
也
有
八
十
萬
，
約
合
每
天
兩
千
二
百
七
十
二
元
，
超
五
星
級
酒
店

標
準
，
不
住
太
可
惜
。
而
出
門
一
小
時
就
相
當
於
虧
了
九
十
五
塊
，

出
門
一
分
鐘
相
當
於
虧
一
點
五
元
…
…
因
此
呼
籲
大
家
長
假
千
萬
不

要
外
出
蹓
躂
，
老
老
實
實
宅
在
家
裡
最
好
。﹂

三
個
答
案
乍
看
都
像
在
搞
笑
，
但
其
實
嚴
肅
得
很
，
當
然
，
這
份

嚴
肅
是
用
更
搞
笑
來
呈
現
。
比
如
在
汲
取
了
前
幾
次
被
困
高
速
公
路

的
血
淚
教
訓
後
，
這
回
敢
再
次
踏
上﹁
高
速
停
車
場﹂
的
勇
士
們
顯

然
做
了
更
充
足
的
準
備
。
於
是
，
人
們
看
到
，
路
雖
然
依
舊
堵
了
個

結
實
，
但
被
堵
的
人
們
卻
泰
然
自
若
了
許
多
，
他
們
從
容
不
迫
地
走

下
車
，
開
始
練
習
廣
場
舞
、
交
誼
舞
、
摔
跤
，
或
是
拿
出
啞
鈴
、
毽
子
、
羽
毛

球
拍
、
高
爾
夫
球
棍
等
開
始
健
身
，
再
或
者
拿
出
撲
克
牌
、
麻
將
、
圍
棋
以
及

配
套
之
桌
椅
板
凳
開
始
健
腦
，
餓
了
棋
牌
一
收
換
上
一
桌
啤
酒
涼
菜
，
最
牛
的

是
一
位
大
哥
因
為
對
飲
食
的
追
求
而
架
起
鍋
灶
炒
起
了
熱
菜
，
其
視
頻
火
爆
網

絡
，
人
稱
炒
菜
哥
。
人
們
喝
着
酒
，
吃
着
炒
菜
，
跳
着
廣
場
舞
，
搓
着
麻
將
，

氣
定
神
閒
地
堵
在
綿
綿
延
延
的
高
速
公
路
上
，
彷
彿
目
的
地
已
不
再
重
要
，
最

美
的
風
景
在
公
路
上
。

又
比
如
這
次
長
假
，
小
狸
發
現
了
一
個
很
有
趣
的
現
象
，
不
知
是
巧
合
還
是

什
麼
，
凡
是
外
出
的
朋
友
，
帶
着
娃
的
家
庭
無
一
例
外
都
選
擇
了
境
內
自
駕

遊
，
而
丁
克
家
庭
和
小
情
侶
們
則
無
一
例
外
地
都
選
擇
了
境
外
遊
，
而
且
目
的

地
都
是
日
本
。
思
來
想
去
也
沒
很
明
白
這
其
中
的
玄
妙
，
但
總
覺
得
應
該
是
和

價
格
因
素
掛
鈎
。
畢
竟
，
有
朋
友
今
個
國
慶
從
南
京
到
大
阪
的
機
票
每
張
盛
惠

一
萬
一
千
元
人
民
幣
，
除
了
土
豪
們
不
表
，
這
個
價
格
對
於
帶
着
孩
子
的
家
庭

確
實
性
價
比
不
高
，
畢
竟
小
孩
們
有
大
把
寒
暑
假
可
以
外
遊
，
那
時
的
價
格
應

該
更
公
道
。
至
於
第
三
個
回
答
的
房
價
，
這
早
已
是
近
期
的
熱
點
，
比
如
小
狸

上
一
篇
就
寫
及
它
，
有
興
趣
的
可
以
調
看
。

小
狸
十
一
長
假
窩
在
了
北
京
，
其
中
有
兩
日
鼓
起
勇
氣
去
了
所
謂﹁
景
點﹂
，

其
中
之
一
恭
王
府
就
是
傳
說
中
的﹁
看
人﹂
，
另
一
孔
廟
和
國
子
監
卻
意
外
地
相

對
人
少
，
算
得
上
舒
服
。
所
以
長
假
中
其
實
也
還
是
有
美
妙
處
可
去
，
只
不
過
，

對
權
力
財
富
感
興
趣
的
人
遠
遠
多
於
對
讀
書
求
學
感
興
趣
的
人
啊
。

朋友圈的國慶假期

我
自
小
便
喜
歡
收
集
。
開
始
收
集
的
當
然

是
大
人
信
封
上
的
郵
票
。
早
年
也
收
集
一
些

錫
製
的﹁
小
兵
仔﹂
，
那
是
戰
前
小
孩
子
的

玩
意
兒
。
現
在
可
能
沒
有
多
少
人
知
道
錫
製

小
兵
仔
是
什
麼
。
後
來
又
開
始
收
集
錢
幣
，

由
於
早
年
酷
愛
旅
遊
，
雲
遊
四
海
，
也
就
收
集
了

不
少
各
國
的
錢
幣
。
金
幣
也
有
一
些
，
因
為
太

貴
，
在
旅
程
中
看
到
的
一
些
金
澄
澄
的
金
幣
，
都

買
不
起
，
只
有
欣
賞
的
份
兒
。

現
在
年
紀
大
了
，
精
力
有
限
，
已
經
沒
有
太
大

的
收
集
興
趣
。
而
子
孫
們
都
醉
心
於
網
上
遊
戲
，

沒
有
人
承
接
這
份﹁
家
當﹂
。

近
日
閱
報
，
知
道
世
界
上
的
硬
幣
竟
有
一
枚
價

值
一
千
萬
美
元
的
，
真
正
是﹁
價
值
連
城﹂
。
這

枚
硬
幣
，
並
非
金
鑄
造
，
而
是
銀
和
銅
的
合
金
，

已
有
逾
二
百
年
的﹁
高
齡﹂
，
因
而
十
分
名
貴
。

但
硬
幣
也
不
是﹁
高
齡﹂
便
特
別
貴
。
距
今
還

不
夠
一
百
年
的
一
九
三
三
年
，
美
國
發
行
一
批
雙

鷹
金
元
金
幣
，
由
於
是
年
正
值
美
國
經
濟
蕭
條
，

羅
斯
福
總
統
禁
止
發
行
金
幣
，
當
年
造
好
的
一
批

金
幣
因
而
未
能
流
入
市
面
。
物
以
稀
為
貴
，
不
知

怎
的
，
竟
有
二
十
枚﹁
漏
網
之
魚﹂
，
流
入
市
面
，
於
是
成

為
千
萬﹁
寵
兒﹂
。

最
近
有
一
位
校
友
以
一
枚
香
港
一
仙
的
硬
幣
贈
我
作
為
紀

念
。
原
因
是
該
幣
是
一
九
二
六
年
鑄
造
，
剛
好
是
我
出
生
的

那
一
年
。
物
小
意
重
，
難
得
的
是
他
記
得
我
的
生
辰
年
份
。

一
仙
的
硬
幣
早
已
廢
用
，
就
是
一
毫
的
硬
幣
也
快
退
出
市

場
，
甚
至
連
一
元
的
硬
幣
也
買
不
到
什
麼
東
西
。
記
得
初
到

香
港
工
作
，
那
是
一
九
四
七
年
，
一
碗
雲
吞
麵
只
賣
三
毫
子
，

現
在
恐
怕
要
三
十
元
了
。
不
過
，
那
時
候
，
我
開
始
從
事
教
師

工
作
，
月
薪
是
一
百
二
十
元
，
現
在
教
師
的
最
低
工
資
約
二
萬

三
千
，
漲
幅
超
過
物
價
，
可
見
教
師
的
待
遇
是
提
高
了
。

但
香
港
的
教
師
工
資
，
從
港
英
統
治
時
期
開
始
，
是
各
行

各
業
中
偏
高
的
一
群
，
與
內
地
流
行
俚
語
說﹁
唔
窮
唔
教

書﹂
有
很
大
的
差
距
。
港
英
高
薪
收
買
知
識
分
子
，
是
為
統

治
階
級
着
想
，
讓
下
一
代
為
其
所
用
，
他
們
是
較
深
謀
遠
慮

的
。 物價與教師待遇

不
知
道
你
今
天
還
有
沒
有
捉
精
靈
呢
？
好
像
這

個
遊
戲
經
過
日
子
的
過
去
，
熱
潮
也
漸
漸
減
退
，

當
這
個
遊
戲
出
現
的
時
候
，
各
界
的
評
論
好
壞
參

半
，
我
也
曾
經
在
這
個
專
欄
發
表
了
一
些
看
法
，

姑
且
勿
論
你
今
天
有
沒
有
在
玩
這
個
遊
戲
，
但
都

是
在
我
們
曾
經
生
活
中
佔
據
着
一
段
很
長
的
時
間
，
也

是
一
種
體
驗
。

雖
然
在
世
界
多
個
不
同
地
方
也
有
着
這
個
遊
戲
，
但

其
中
一
個
外
國
地
方
，
早
前
藉
着
這
個
遊
戲
的
構
思
引

發
出
另
外
一
個
更
加
有
趣
及
有
意
義
的
方
法
，
很
想
在

這
裡
與
你
分
享
。

如
果
你
曾
經
玩
過
這
個
遊
戲
，
大
概
會
懂
得
遊
戲
的

方
式
是
怎
樣
，
但
別
的
國
家
所
引
伸
出
這
嶄
新
玩
意
與

別
不
同
，
玩
的
方
法
是
，
多
位
老
師
在
城
市
內
不
同
的

地
方
放
置
了
一
些
書
本
，
而
這
些
書
本
裡
面
放
着
一
張

字
條
，
上
面
寫
着
：﹁
當
你
拾
到
這
一
本
書
，
看
過
之
後
，
請
你

把
你
心
中
認
為
值
得
跟
其
他
讀
者
分
享
的
另
一
本
書
放
回
原
處
，

好
讓
更
多
喜
歡
閱
讀
的
人
們
透
過
這
個
方
法
，
免
費
觀
賞
更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書
本
，
亦
希
望
從
中
汲
取
到
一
些
知
識
。﹂

當
我
得
知
這
個
外
國
傳
來
的
消
息
之
後
，
不
禁
覺
得
，
其
實
在

我
們
生
活
中
，
只
要
動
一
動
腦
筋
，
把
一
些
可
能
只
是
簡
單
便
遇

到
的
遊
戲
或
其
他
東
西
，
將
它
改
動
改
動
可
能
變
得
更
有
意
義
，

亦
都
相
信
不
會
像
捉
精
靈
般
受
到
一
些
人
的
批
評
，
浪
費
時
間
，

甚
至
說
玩
這
個
遊
戲
沒
有
意
義
，
亦
可
能
因
為
沉
迷
得
太
過
分
而

引
致
意
外
。

其
實
自
小
在
求
學
的
階
段
，
老
師
們
也
提
醒
過
，
在
生
活
上
有

很
多
知
識
都
不
是
可
以
靠
書
本
吸
收
的
，
要
自
己
多
想
一
點
去
發

掘
更
多
可
能
性
。
當
然
有
很
多
東
西
是
可
遇
不
可
求
，
如
果
能
夠

每
一
件
事
都
用
着
不
同
的
角
度
去
分
析
，
可
能
會
有
更
多
有
趣
的

事
情
發
生
。
就
好
像
自
己
駕
車
一
樣
，
雖
然
每
天
沿
着
同
一
條
路

駕
駛
回
家
，
但
某
些
日
子
，
就
算
路
程
比
原
有
的
遠
，
也
想
嘗
試

用
另
一
種
路
程
回
家
，
除
了
加
添
新
鮮
感
之
外
，
就
是
可
能
在
不

同
的
道
路
上
可
看
到
不
同
的
風
景
，
吸
收
一
些
體
驗
。
而
且
如
果

有
一
天
不
用
駕
車
，
選
搭
交
通
工
具
的
話
，
又
可
以
透
過
不
同
的

環
境
看
看
城
市
裡
市
民
的
各
種
形
態
及
所
遇
到
的
事
情
。
所
以
如

果
你
有
着
這
個
頭
腦
及
想
法
，
未
來
日
子
可
能
會
成
為
一
位
研
究

家
或
是
科
學
家
，
下
一
個
得
到
諾
貝
爾
獎
的
人
可
能
就
是
你
。

精靈的演變

老家院子裡的菊花開了，一進院子就能嗅到那
股幽幽的清香。五顏六色的花朵凌寒怒放，白的
純潔如雪，紅的熱情似火，黃的燦爛像金，粉的
絢麗若霞……翠綠的枝幹亭亭玉立隨風搖曳，散
發出一陣陣一陣陣沁人心脾的幽香。
而那藏在記憶深處的菊花情，此時也隨着菊花
的陣陣幽雅清香抒發出來。
記憶中，這些菊花是外婆親手栽下的。那一
年，我才上小學。一天放學回來，突然看到院裡
的花壇上多了好多棵菊花，它們姿態飄逸，碧枝
綠葉，有的似金髮女郎，有的如大家閨秀，有的
像農家小女……絲絲縷縷，五色呈祥，甚是好
看。便問外婆這是什麼品種的菊花，外婆笑着說
這是天上的仙菊。我感覺很好奇：天上的仙菊怎
麼會長到我們家呢？母親跑來作解釋，說這裡面
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很久很久以前，河南南陽有
個叫甘谷的村莊，天上花仙子念這裡的人向善，
便灑播仙菊種子，使山上年年開滿絢麗多彩的菊
花。山泉從山上菊花叢中流過，花瓣便散落水
中，水也就有了菊花的清香。村裡人飲用這山泉
水，個個都健康長壽。人們聞此「仙菊」能祛病
防災益壽延年，便紛紛移植他鄉栽培。一時菊滿
天下，人人向善。
呵，想不到菊花裡還蘊藏着這麼一段美麗動人
的故事。從此，我不由得對菊花多了一份關注。
從有關菊花的記載中，我了解到菊花在中國已
有三千多年的栽培歷史，它被賦予了吉祥、長壽

的含義。國人極愛菊花，從宋朝起民間就有一年
一度的菊花盛會，呤詩賞菊，不亦樂乎。歷代文
人騷客詠菊的詩詞流傳久遠，如：唐代白居易
《詠菊》：一夜新霜着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
耐寒唯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就讚賞了菊
花凌寒的品格，初降的霜輕輕地附着在瓦上，芭
蕉和荷花都無法耐住嚴寒，或折斷，或歪斜，惟
有那東邊籬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
金粟般的花蕊初開讓清晨更多了一絲清香。宋代
梅堯臣《殘菊》：零落黃金蕊，雖枯不改香。深
叢隱孤秀，猶得奉清觴。不但褒揚了菊花的內在
品質，還說明了菊花的功效。金黃色的菊花零落
凋殘，即使乾枯了香氣也不會改變。茂密的枝葉
間藏着孤獨開放的餘花，還可以用來飲菊花酒
呢。其他陸游《九月十二日折菊》、余亞飛《野
菊花》、齊白石《紫菊》等也都從不同側面對菊
花表示了敬佩之情。
為什麼國人這麼喜愛菊花呢？因為人們愛它的
清秀神韻，更愛它凌霜盛開，西風不落的一身傲
骨和無私奉獻。菊花的美，淡而有味，雅而有
致。菊花的品格，自然、質樸而又從容。它的神
韻來源於她心底無私的坦蕩和不畏艱苦的韌性，
所以才有了出世的超然與入世的積極，所以才能
在春光明媚百花爭艷的時候不浮躁，在天氣嚴寒
眾芳萎逝的時候不消沉，不擇環境、不慕繁華、
不計得失，在屬於自己的季節裡燦然怒放，釋放
一種真實的心情，裝點出了一個多彩的世界。菊

花一生無所求，它把自己全部奉獻給了人類，其
葉其花其根盡可食用入藥，藥食兼優，有良好的
保健和治療功效。
了解到菊花有這麼多高尚品格後，我對菊花給
予更多的呵護，適時給它澆水，定期給它施肥，
過密的枝條進行疏剪，發現病害及時防治。有一
年冬天，天氣特別特別的寒冷，老人們說像這種
零下十幾度的天氣在我們這個蘇北小城百年難
遇，人們每天早晨起來都要用木柴燒凍結的自來
水管放水，不少人家室內的盆栽花卉都凍死了。
我很是擔心露天生長的菊花，便在它的根部增加
培土，上面又覆蓋了些稻草希望它能挺過這一
劫。萬物復甦的春天來臨後，我每天都走到花壇
邊，看看心愛的菊花是不是冒出了新芽。
終於有一天，從地面枯萎的菊花根叢中，我發
現了一點新綠。走近一看，是菊花的嫩芽。我為
仙菊的劫後重生而欣喜若狂。這年，好多人家露
天生長的菊花都沒能挺到春天，可我家的菊花不
但安全越過了罕見的寒冬，而且長勢喜人，開花
時姿色不減依然燦爛。
多年來，老家院中的菊花愈長愈旺，綽約多

姿，鬱鬱葱葱；花開時節，遠遠看去，猶如一片
片五彩祥雲降落在花壇上，真讓人如癡如醉，幽
雅的清香一直飄逸到四鄰，飄逸到遠方……
記憶中，每當菊花盛開時節，我家大院裡來賞
菊的鄰人、友人總是絡繹不絕，感歎聲、羨慕聲
接連不斷，不少賞菊的人要求採摘一些菊花回枝
泡茶喝，有的還要求剪一些枝杆回去扦插，我有
些捨不得，外婆總是慷慨應諾。她說，仙菊就是
要扎根於廣大民眾中，讓大家都能受到花香的熏
陶。
後來，我離開家鄉到外地求職。菊花盛開時

節，我總是收到外婆寄來的白菊花茶。外婆說，
白菊花茶可以清熱去火，對治療眼睛疲勞、視力
模糊也有很好的療效。我工作用眼多，每天喝三
到四杯菊花茶，對恢復視力有一定作用。我熱情
地邀請宿友一起品嚐菊花茶，泡好的菊花茶，我
輕輕用嘴一抿，那菊花的香氣立刻撲鼻而來，飄
在水面的菊花，彷彿活了起來，眼前便浮現出老
家院裡的菊花，浮現出外婆那和藹可親的笑容。
再後來，外婆仙逝了。菊花也老了，可它的生
命力極其頑強，在我們的精心護理下，半百多的
年歲，卻仍像小年輕一樣生機勃勃，愈發繁花似
錦。
每天清晨，我起身到小院呼吸新鮮空氣，只要
不是在她的休眠期，她總是隨着微風輕拂枝葉，
問候我早安，向我傳遞生命之花生生不息的氣
息，使我剛剛甦醒的雙眼立即恢復了明亮的色
彩，肌體的細胞也平添了不少的活力。
每當我為煩惱所困，踱步到小院，凝望老菊

花，她那骨骼清奇、風度嫻雅的身姿，她那一身
正氣，潔身自好的品質，她那生命不息、奉獻不
已的情懷，總能使我的心胸豁然開朗……
人愛花，花愛人，你對花多一份呵護，花就會
給你的生活帶來更多的美好和詩意。

天上的仙菊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學
習
外
語
不
同
的
民
族
有
不
同
的

教
授
和
學
習
方
式
，
想
不
到
這
也
很

有
趣
。

最
近
我
學
習
意
大
利
文
，
意
大
利

女
教
師
本
身
的
職
業
也
是
教
員
，
在

語
文
教
育
方
面
很
有
經
驗
。
我
和
一
位
瑞

士
男
同
學
二
人
跟
她
上
課
。
以
我
這
個
香

港
長
大
的
、
從
小
自
英
文
由A

BC

開
始
；

漢
語
拼
音
也
由
拉
丁
字
母
開
始
，
這
位
老

師
所
用
的
方
式
竟
是
一
開
始
便
直
接
叫
我

們
跟
她
讀
句
子
，
這
下
子
我
可
被
難
倒

了
，
這
不
就
要
我
硬
記
每
個
字
的
發
音
？

早
晨
是﹁
幫
左
腦﹂
…
…
實
在
為
難
。
瑞

士
同
學
似
乎
沒
問
題
，
他
的
母
語
也
是
字

母
，
容
易
發
音
。
我
終
於
提
出
可
否
首
先

教
我A

BC

等
所
有
字
母
的
發
音
，
只
有
學

懂
拼
音
，
我
才
容
易
掌
握
每
個
字
的
發

音
。
想
不
到
老
師
覺
得
我
的
要
求
奇
怪
，
她
認
為
多

讀
就
會
︵
像
我
們
從
小
至
大
學
中
文
發
音
的
方

式
！
︶
我
解
釋
給
她
知
道
，
對
文
化
完
全
不
同
的
亞

洲
人
來
說
，
我
們
學
英
文
字
母
是
一
套
發
音
、
法
文

是
另
一
套
、
德
文
又
自
成
一
套
，
若
不
懂
意
大
利
文

的
字
母
，
我
們
會
感
到
混
亂
和
無
所
適
從
。
她
明
白

過
來
後
，
答
允
第
二
堂
開
始
教
字
母
發
音
。

我
們
自
小
學
廣
府
話
就
是
硬
記
發
音
，
不
會
以
拼

音
來
學
，
故
此
習
慣
用
拼
音
和
字
母
的
西
方
人
學
普

通
話
時
，
發
音
都
較
我
們
廣
東
人
準
確
。

與
法
文
同
屬
拉
丁
語
系
的
意
大
利
文
，
兩
者
在
文

字
和
文
法
結
構
上
十
分
相
似
，
同
樣
令
人
頭
痛
的
是

任
何
事
物
都
有
性
別
，
例
如
汽
車
是
女
性
、
旅
遊
是

男
性
。
這
個
屬
性
又
影
響
到
冠
詞
和
動
詞
的
不
同
應

用
，
經
常
連
當
地
人
都
分
不
清
。
這
些
都
叫
我
們
中

國
人
學
得
叫
苦
連
天
，
實
在
弄
不
明
白
為
何
萬
事
萬

物
都
要
分
陰
陽
！

意
大
利
文
較
法
文
易
學
的
其
中
一
點
是
男
性
的
詞

都
以
O
作
結
尾
；
女
性
則
以
A
結
尾
，
所
以
經
常
聽

到
這
兩
個
字
母
發
音
的
便
猜
出
是
意
文
。
意
文
也
沒

有
法
文
這
麼
多
連
音
，
聽
來
也
較
容
易
明
白
。

要
學
習
一
國
語
言
實
在
要
花
很
多
時
間
練
習
和
了

解
當
地
的
文
化
。
我
的
外
國
朋
友
學
中
文
時
最
害
怕

是
寫
字
，
要
記
下
那
些
方
塊
字
的
筆
劃
對
他
們
實
在

太
難
，
他
們
都
寧
可
寫
字
母
拼
音
！

學外語之難

文 匯 副 刊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商台DJ 余宜發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小 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望到菊花
的身姿使人
心胸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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